
在改革的浪潮中征 文

“嫁”给 铁 路的 汉 子

智泉

“ 真是瞎 了 眼 ，找你们 干铁路 的算倒 了八辈
霉，结 婚成 了 活 ‘寡 妇 ’。家倒成 了 旅店 ，屁
没暖热又拔腿。我还不如 王宝钏 ，王宝钏寒窑
年还 等 回个薛 平贵。我 苦心 等 了28年 ，也没把
盼到 身 边。你就 死在那 山 沟 吧。”她 音发 颤 ，
发酸 。

屋里一片沉默 。
姚金斗用 力 咽下唾 沫 ，细 语悄 声 ：“山 沟 小

站总得有 人呆 ，咱不 能把它 交给联合 国 吧……”
“ 吃 了 灯草 ，说 得轻巧。你别

瘦驴拉硬屎了 ，想搂老 婆睡热被 窝
没这个福！”女 人用 力把 他往外一

， 给他个脊梁 。
唉！谁 也 没 长前 后眼。鬼 知

道，一跨铁路 门 就跑通勤 ，掐 起指
头拨 拉拨拉 ：乖乖，36年了 ！家不

家，窝不 窝 ，大半辈黄土都涌 到 脖
子跟 ，芝麻大个 。官”——小站 站
长，说 是 站长 ，倒不 如说 是 条 绳

子，勒得 人脱不开 身。山 大 沟 深 ，
十来 口 子 人的小车 站 ，当 站 长就是

当“家 长”，接 发 列 车 、保证安
全，把 人忙得团 团 转 ，连 个囫 囵 觉
都睡不 实 ，干运转行车 的就 这么 没
出息 ，树叶掉下来都怕 打破 头 ，一
星半点 个事 都不 敢出 。此外 ，吃 、
喝、拉 、撒样样都得过手 ，心 都操成八 瓣 。

一年尾一年头掀着 白 花花 的 日 历 ，眼瞅着伙
计们 一个跟一个 “出 山 ”了 ，他还 呆在 那 个 小
站，他不愿跟领 导张 口 ，婆婆妈妈 的 ，领导也有
领导 的难处 ，段里 跑通 勤 的职工 多着 哪，何况 ，
他己 和这个小站结下 了 深厚 的 感情。他 事 干 在
前，话说 得 起 ，职工们 也给他 “露脸”，那道岔
擦得铮亮 ，太阳 也 “落 ”在上面。在段春季设备

大检 查评上先 ，拉回 了 洗衣机 ，在秋季安全大检
查榜有 名 ，抱回 了 收录机。车 站红牌牌上 “安全
生产 1900天”的 数 字 ，是 他和伙计 们 的心积累起

来的……
一个风雪交加的大年

三十 ，恰好 轮上大休 ，心
想这回 可要 “欢欢喜喜 过
个年”，谁知 打 道 回 府百
把十里 回到 家 ，迎面碰上
个“铁将军”！邻居说 ：

“ 金斗 ，你咋才 回来 ？你

家里在 医院哩”，他一
惊一慌 ，乱了方寸 ，象
龙卷风刮到 了 医院。她
有心脏病 ，多年来时好
时犯 ，这 回病情严 重 ，
多亏她们厂里领导送得
及时。孩子没 人带 ，单
位出头好说歹说 ，医 院
才为 他家 腾 出一 间 病
房，病 人和孩 子全住进
去——晦气 ，过年 过到

医院来 了 。
“ 你来 收尸 的！”进 门 她 没给 也好脸看。她

听到窗 外人家 的孩子 放鞭炮 ，可 自 己 的孩 子趴在
病床 边 啃 馍头……

理亏 ，他没吱一声 ，悄 无声 息地 洗呀 ，涮呀
… …手没 见停 ，恨不得 一天把一年 的 活 忙完 。末
了，火车 叫 了 ，他 又走 了 。

前腿 走 ，后脚撵。小儿子屁 颠屁 颠后头追 ，
眨眼功夫 ，象 一朵云 飘不 见了。“我 要 找 我 爸

……”小家伙哼 哼 唧 唧从宝鸡上
车，结 果走 了 两 岔 ，被 拉到西 线
天水 ，越找离 爸 越远。当 她拖着
病体把 电 话打到南线红花铺车 站
向他要儿子 时，他 目 瞪 口 呆了 。

他心发 急 ，喉发 干。可行车
岗位牵住 他离不 了 身 。“烧”过
一定神 ，他又 精 力 集 中 盯 在 岗
上。

谢天谢地。小家伙被 天 水车
站客 运段阿姨送 回 宝鸡。

鬼知道 中 了 什么 邪 ！好象 医
院对她特别有 感情 ，一住就是 五
年。

“ 你们 家 呀 ，只 差户 口 没迁
进来”。医院护士说 笑话。

“ 他连 本带利卖给铁路 了”。
她说 气话 。

“ 不是 卖 ，是嫁给铁路了 ，还得
伺侯一辈 子”，他也说 逗话。

怕不是 一辈 子。这不 ，儿子 又进
了铁路 ，跑车 当 运转车长。偶 尔 ，父
亲上 岗 接车 ，奔驰 的列车 载着 儿子 的
身影 ，从红花铺车 站通过 ，父子俩瞬
间相见 ，又各飞天边 。

咳，都离不开铁路线了 ，姚金斗
摇摇头 ，苦笑一声……（题 图 双木 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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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们仨是 发 癔症
还是喝 了 迷魂汤 ，本
来好好的 ，非 要离开
市建 筑公司 ，自 愿到
区上一个不 知名 的小
建筑队去不可。单位
有人说他们是胡 球折
腾！

听着 七长八短的
议论 ，我心里沉甸 甸
的不舒服 ，谁让俺哥
儿几个有缘份呢？我
问他们是真走还是假
走，他们说 走定 了 ，
千真万确。我说他们

是无 事生非 ，赶时髦 ，在哪儿都是
个混 ，在市建 人熟地熟 ，为 啥一心
要到 那儿 去？他们 说我年轻轻的就
思想僵化 。现在的 人就得有魄力 ，
干大 事 ，他们还说他仨非 要 走 ，是
因为 在 这儿发挥不 了 特长 ，干着 不
顺心 。与 其 说 在这 里窝 窝憋 憋 地
混，不如 出 去吃点 苦 ，甩 开 膀 子
干。我 说他们太狂 ，扭 转 不 了 乾
坤。公司 的 人都混 ，兴大 家混也兴
咱混。你们 仨都是大学生 ，是技术
尖子 ，上个小个 体去干不屈 了才 ？
他们 笑 了 ，说我 没有看出 问 题 的关
键。我 问 他们 什 么 关键？他们 说公
司领 导 这几 年嘴 里喊 承包 ，喊改
革，可实 际上到 底哪个工地 、哪个
工程真正 承包了 ，包死 了 ？都是流
于形式。有 的 人打着 承包的旗号 ，
却把油水儿一撇 ，挣钱的主 体工程
一完 ，把 钱往 自 己 口 袋一 装 ，屁股
一拍 ，走 啦 ！剩下的活不挣钱 ，也
没人管还得让别 人收拾摊子 ，说 白

了，还是大锅饭。猴精的 占 便宜 ，实
干的吃老 实亏 ，最可怜的还是 工人 ，
没明 没黑 地干 ，到头来连 基本工 资 都
包不 住。竞争 这 么激烈 ，照 这 样 下
去，公 司 不倒 台才 怪呢 ！我 说是 这 回
事。但那个小建 筑队就行 ？他们说 ，

“ 那不一样 ，别 看那单 位 小 ，可工人
干得 凶 ，领 导领得好 ，经济效 益 高 ，
职工每月 的 奖金 ，能顶 咱一个月 的 工
资，在那儿干 活 不担 心有 本事 没处
使。那儿的领导答应我们 去了 以 后 ，
还搞施 工管理。”

我说人活着 不能老 瞅着 钱。他 们
说有 钱顺心 ，又能发挥特长 ，不 去是
傻子。现在市场上什么都在 涨价儿 ，
没钱谁 也不 白 给 你。我劝 他们 再好好
想想 ，要脚 踏实地，步步 留 神 ，一 步
错了 ，连 后半生都搭进 去了 。他 们表
示毫不 后悔。

我半晌 说不 出 话来 ，是 呵 ，改革
了，什 么 都在变 ，也包 括 我 的 哥 儿
们。

春醒 （木 刻 ） 郭义 明

关于人生 的思考
刘羽 升

有人活着 想 当 神 ，有 人怕死 后被
人尊为 神。活着 想 当 神的 ，莫 过于 明
朝的 宦 官 魏忠贤 了 ，他投缳风阳 道上
之前 ，生祠就遍布天下。然而 ，他 怎
能知 道 ，天下人为 他大修生祠 之时 ，
便是结束他生命之 日 ！死后被尊为 神
的，在中 外不知有 多少 ，但 哪一个保
住了 本来面 目 而不 遭 歪曲 ？所 以 ，无
论活着 当 了 神 ，或 死 后被尊为 神 的 ，
都是人生的莫大悲剧。

一活着 当 神 是 自 杀 ，死 后被尊
为神是 他 杀 。

我的 不幸不是 遭 人诬 陷 ，而是在
诬陷暂成事实 时朋 友的 包庇。友谊的
要义是理解 和信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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